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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建及廣東地區與台灣隔著台灣海峽遙遙相望，為東亞大陸最接近台灣本島的地區，其動物群聚結構與台灣有很大的關連性，在台灣動物相的結構與起源研究中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蒐藏與研究近年擴及鄰近地區的生物相進行考察，並蒐集到更豐富的研究資料，充實本館的研究及展示內涵。此次赴大陸廣東、福建地區考察，在華南植物園、福州科技館等學術教育單位協助下進行兩棲爬行動物及淡水魚類為主的野外動物相調查。本報告簡述此行的路線、拜訪單位、考察地點及環境棲地概況。此行共記錄到近60種物種，增加了我們對於這地區兩爬動物及淡水魚類的瞭解與認識，並擬具體研究計畫，充分利用考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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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打開中國大陸發行的地圖，從閩南及粵北之間，有一個海底半島往東，正朝著台灣西南部，伸向澎湖，這個海底半島勾起這次在秋後前往粵北及福建採集的思想。

這個年度即將接近尾聲，許多事務也須微細調控以發揮經費的效益。在幾度與館長討論之下，館長認為一切他可照料，也鼓勵別因煩瑣的行政而放棄一探究竟的機會，所以我和本館動物學組約聘技術員張廖年鴻踏上廣東及福建調查之途。
所謂的一探究竟，源自於台灣梭德氏蛙的研究。前幾年在農委會的「台灣野生動物遺傳多樣性研究」的經費支持之下，完成台灣幾乎全島性的梭德氏蛙mtDNA cytochrome b的序列分析，發現台灣濁水溪以南低原有一特殊的品系，與另一高山品系有雜交的現象，並依海拔梯度呈現蝌蚪口器的唇齒列及喙的形態有漸變的現象，為何這兩個品系在台灣有如此遺傳分化現象？其根源的可能性應異域分化大於同域分化。因此，假定此二品系在台灣海峽形成時先異域分化而成，後來在冰河期時，經由陸橋來到台灣，即成為現今台灣南部丘陵的品系；以此推斷，有可能就是在冰河期經由海底半島（當時可能浮出水面）來到台灣，則粵北及閩南地區極有可能存在台灣梭德氏蛙的近親。如果牠們的習性仍然相近，則秋後極可能還有繁殖的現象；縱使季節已過，應仍有蝌蚪留存在流水域中。因此，快速的安排行程後我們踏上了閩粵地區。當然，我們的目標除了梭德氏蛙的研究之外，其他物種的調查也在我們的研究範圍之列。或許，秋季不是兩爬的出現季節，但淡水魚類則仍有可圖，期盼此行有所收穫。
二、過程—計畫執行工作日誌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二）台北→廣州
    凌晨7:30搭高鐵從台中出發，在10:30搭上往香港的班機，13:20再轉往廣州，抵達時已14:20，因白雲機場地勤工作人員未能配合，遲遲未放人下機，出關時已屆15:30。華南植物園副主任魏平先生已等候多時。
魏平和我在1994年同赴美國華盛頓史密遜機構，在維吉尼亞Front Royal舉辦的第二屆生物多樣性監測研習班受訓。十三年後，在規畫行程時無意間發現魏平仍留在廣東，才由電話中向其請求協助，他一口爽朗地答應，才敲定了行程。下午魏平與戴師父接機，進駐華南植物園專家公寓，趁太陽未下山，偕同夏念和教授（華南植物園經濟植物研究所所長），參觀其佔地300多公頃，保存物種達一萬多種的華南植物園。比起華南植物園，我館植物園的面積真是小小巫見大巫，唯一有特色的是我們的大熱帶植物園溫室。華南植物園每年須要1500萬人民幣的維持費，除了維護園區活生生的標本外，沒多久前請法國公司設計了一區溫室群。此外，園區內有3000多年前的考古文化出土，故新蓋了一個展示館，園區內還有一座科普館，展場大小有1500平方公尺，兩座館皆因過了開館時間而無法參觀，但魏主任特別強調，若有適當的巡迴展示，他極願意爭取來展。本館過去辦過一個結合人類學與植物學的展示「力鼓百合」，此行亦將此展示之圖片光碟交予魏主任參考。
晚上李意德教授過來一起吃晚飯，他也是當年研習班受訓的東方成員之一。兩位大陸友人皆有相當大的學術地位及成就，真為他們高興。李意德在海南島尖峰嶺有樣區，期盼我們能在海南合作研究。北京植物所的覃海寧博士適來公幹，也一併受邀餐會。魏主任表示，依據我的需求，他原本派一位研究生同行，看來得另請熟悉植被與自然環境的人作嚮導，他推薦葉華谷教授，而且詳細地點由他決定。
晚上，就寢前在宿舍及辦公區附近走走，共紀錄Microhyla ornata, Polypedates leucomystax, Rana linmocharis若干隻在活動。亦見Rana rugulosa在深水池中無法接近。無意間在田溝中看到鬪魚，二人有些驚喜。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三）廣州→鼎湖山

鼎湖山在廣州以西約1.5小時車程的地方，位於肇慶附近的小城，海拔約40公尺，附近有一座山頭，最高峰達1000公尺，設有全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接近北迴歸線，與台灣中部緯度相當，頗富參考價值。在中科院華南植物園轄下，設有保護區管理局樹木園及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研究站，也納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人與生物園保護區網的成員，是全中國非常重要的森林生態系保護站，中國東南沿海各省的自然環境基本上是幾近全毀，而能有鼎湖山這樣美麗的亞熱帶林相，實屬不易。
中午到達鼎湖山，副局長黃忠良博士已等候多時，吃飯時黃局長才表示曾受謝長富老師之邀來過台灣，在黃局長的協助下，我們下午就展開環境認識及考察點選擇工作。從慶雲寺（註：植被的未被破壞與此寺有關）走回宿舍區，邊走邊調查，也在晚餐後開始調查，我們在天然溪谷中看到棘胸蛙（Paa spinosa）、澤蛙（Rana limnocharis）與白頷樹蛙（Polypedates leucomystax）。比較特殊的是見到蝎虎（Hemidactylus freuatus）和中國壁虎（Gekko chinensis）有些意外。這兒的溪流環境保存的也還不錯，溪魚主要有異鱲（Parazacco sp.）、擬細鯽（Nicholsicypris normalis）、月鱧（Channa asiatica）等。
鼎湖山郊區在山腳下有一人工湖，湖面約5公頃，但因久旱水落，成為一廢棄池塘，我們在湖邊翻石頭，翻到黑眶蟾蜍與唐水蛇（Enhydris chinensis）算是意外發現。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鼎湖山→南崑山

早上在黃副局長的典型廣式飲茶早餐結束後，離開鼎湖山，前往花都附近一座水庫邊的五星級飯店接葉華谷教授上車。
近中午時分，張廖在水庫邊放網誘引了一些小魚（有餐條、線細鯿、條紋二鬚魚巴等），我們就驅車前往南崑山，這兒離廣州市約二小時車程，由於交通擁擠，再加上山路不熟，我們到南崑山景區門口時已四點多，這兒海拔400公尺處有很完整的次生林，四周圍繞著已開發的毛竹林或森林砍伐之後恢復不良的荒地，近來保護區搞創收，鼎湖山是委外經營，而南崑山則與廠商合作經營，蓋了幾間別墅型的住屋當作家庭式旅館，氣派非凡，令人震撼，由於這些保護區是20年來才恢復的林子，雖有其珍貴性，但在商業領導一切的價值觀之下，保護區作生態旅遊是一個流行，有趣的是保護區在委託經營後，洽公的免門票優惠命令已非保護區主導，而是經營廠商老闆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保護區的經營實堪慮，未來是否會殃及野生動物，尚不知後果會是如何？
下午很快地與保護區年輕的員工交流，他們對我們二個遠從台灣來的科學家都很好奇也很熱情。我們很快的勘察環境，在住宿區的溪流小山澗中先勘查地形，晚上才方便觀察。夜間飯後他們先帶我們到一個人跡罕至的溪流，在那兒我們看到了第一隻華南湍蛙之後，就整晚沒看到第二隻蛙，對林蛙滿懷的期待落了空，只找到角蟾（Megophry sp.）和疑似棘胸蛙的蝌蚪（好奇怪，從蝌蚪的形態觀之，不似流水型的蝌蚪；但牠們的確在溪流略緩處採得）。回到住宿區後再往竹林小澗一探，除了有趣的鰍科魚類以外，只聽到小角蟾的叫聲（或許是卦墩角蟾），牠們躲得真好，怎麼也找不到，才覺鎩羽而歸，便在菜園角落一潭經常性水坑中發現二隻福建大頭蛙（Limnonectes fujianensis）和一隻澤蛙，結束今晚的考察工作。
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五）南崑山→古田保護區

古田保護區位於惠州市轄下惠東縣，離南崑山有二百多公里遠路，以為半天可以到達，所以沒有趕路。中午餐後在途中選定二處下網，一處是某大河邊下誘魚網，另一處是保護區門口的水庫內。前者有尾細鳊魚入網；水庫裡除了條紋二鬚魚巴之外，沒有其他物種。

我們到達古田保護區時已經下午三時，由於葉教授事先聯絡，古田保護區的主事者翁科長刻意留在區辦公室等候。與翁科長見面寒暄，瞭解古田保護區的狀況之後，才要安頓住宿，意外在廁所看到一隻變色樹蜥，有些意外。在整理好昨日採集的標本之後，我們進入保護區內部的步道先行探勘，發現這裡溪流的水量好大，不會有溪流型的林蛙出現。
晚上的戰鬥時刻終於來臨。翁科長請一位同事帶我們往保護區外走走。其實，我一路上已經觀察好該走的路線及該看的地方，考察點是清楚的，但有了瞭解環境的人協助更佳。雖然如此。晚上的蛙類採集結果並不理想。一開始，在往保護區大門的路上就撿到一隻林蛙，特別興奮，也以為是好預兆，沒想到後來整個晚上無論是路邊的滲流塘、路邊溝、水量充沛的山澗、被截流的山澗或大河，都無大量的林蛙出現，只在一個寬廣的河面的大型鵝卵石間的沙灘上採得一隻林蛙和一隻已成小蛙的華南湍蛙，就無其他蛙跡。
從保護區外向內走時，無意間又在路上撞見一隻小白梅花蛇和一隻黑眶蟾蜍，可惜被逃了。回到保護區辦公區已很晚了，讓司機等人休息，我和張廖繼續往內朝山溝去看看，僅在路上的菜園見二隻黑眶蟾蜍和菜塘中的鯰魚。見無蛙跡，就打道回寢室了。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古田保護區→梅縣松口鎮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雖然一大早翁科長就來電表示歡送之意，同時也希望能將調查結果給他們一份留存。

從古田到梅縣松口就跑了3、4百公里路，所以一大早七點鐘就起行了。路上塞車、找路、改道花了不少時間，但還是在溪流、水庫邊休息時抽空放了誘魚籠，但成效不彰。

令人氣餒的是葉教授熟悉的雁洋鎮（葉劍英故居所在地）附近的靈光寺風景保護區，竟成為旅遊區，門票每人就60元。葉教授表示內部的山溝與區外的小水溝情形一樣；而此山溝與民宅緊臨，竟是垃圾堆積，居家廢物排放之所，除了幾隻小鰍之外，別無他物種。經簡短討論後我們放棄這個採樣點，改向北行到松口，在附近找到一條寬約30米的河流，同時有急瀨、淺瀨的壩潭、緩流、深潭等多樣的溪流環境，張廖決定在此下網，但是魚類數量不多，僅逮到爬岩鰍等少數標本。有位年青人在壩上以流刺網捕捉魚類，送了我們幾隻。
晚餐過後，我們又回到溪邊，在道路的岩壁上見有些滲瀑，沾濕的斜坡上停了幾隻臭蛙，研判是花臭蛙。今晚停在高處的臭蛙個兒有10多公分，或許是雌蛙。由於太高了，我們又爬不上去，葉教授從溪邊砍來一枝修整得光溜溜的長竹竿，約有八公尺長。我們將花臭蛙一一趕下，有逮著的，也有逃逸的，經過一番努力後總算確定是花臭蛙。
回程中，在一處廢棄（或許只是水坑而已）的池塘中看到一些小魚，且見一水蛇鑽入水葫蘆下的泥土中，無法逮着，但翻開水葫蘆時，無意間見到一隻棘鰍，這個在台灣似已絕跡的魚類讓我們高興了一下。

從松口往南走了20多公里到丙村，夜宿丙村鎮。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日）梅縣松口→河源市龍川縣鐵場鎮

天亮之前走到鎮上的菜市場看看有沒有人賣溪魚。可惜僅有養殖的淡水魚在賣。
離開丙村東行2、3百公里後，中午用餐時間葉教授選擇在龍川縣城下了高速公路，在市區的江與溝察看一下後，河流太髒、雜物太多，決定不下網。飯後離開龍川，朝東北方向行去。經過丰稔鎮時在一條溪邊停留，張廖下水撒網，司機及葉教授趁機稍事休息。廣東的鄉村郊外全是光禿禿的丘陵，但仍有少數水道在丘陵峽谷間的稻田或沼澤邊流動，在此深秋季節，稻穀收割之後的水田，仍然淹著淺淺的水，可是仍未見蝌蚪。從各種跡象顯示，無論是流水或靜水環境，林蛙在過去的幾個月來，並沒有繁殖活動。
稍後與葉教授與採砂場警衛閒聊，警衛表示該溪流電魚的民眾很多，雖然水色看起來環境不錯，但幾乎沒有魚。一如他所言，雖然花了一兩個小時在灑網撈魚，我們在此的考察相當有限。
過了丰稔，才知葉教授對今天的行程並沒規畫，我們只有走走停停，把重點放在濕地及河流上，後來選定一條小路往鐵場鎮的方向看看。原來鎮上就有一條河流，我們選上一小支流，在一民家的廣場停下，張廖拾著那5公斤重的撒網又開始出征，在冰涼的溪水中浸泡與健行。張廖越走越遠，帶回了銀鮈、似鮈等與台灣淡水魚類親緣相當接近的物種，一一拍照，日後將是比對、研究台灣淡水魚起源課題的好材料。我則獨自到附近的菜田、水溝、池沼等處尋覓我自己的目標，但無所獲。

然而，這已是此行廣東地區野外作業的最後一晚，當晚我就必須找到我的目標，可是天不從人願，任我怎麼尋覓，就是沒有我假設中應有的蝌蚪。晚飯就在鐵場隨意吃吃。飯後，氣溫更低了，車子跑回路邊的溼地，水溝裡沒有蝌蚪，經過果兩個小時的搜索僅看到數隻鬥魚，還有一隻小林蛙。結束這最後一晚的野外考察。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河源市龍川縣城→廣州

    和昨天一樣，起了個大早，跑到菜市場碰碰運氣。這次總算走運了，遇到賣溪魚的攤販，發現數種有趣的淡水魚類。

車子離開龍川鎮，往廣州方向回走。踏上回程，心情總是輕鬆的。在一處高速公路休息站旁看到一條漂亮的河流，興起了此行「最後一擊」的念頭。扛起了拋網等裝備，走了半個小時走到河邊。可惜這兒還是沒魚，僅在一處深水潭中抓到幾尾鰟鲏及黑鰭鰁，算是此行的〝Bonus〞。下午回到廣州後開始忙碌，整理工具、清洗網具、晒網具、收拾一切，每樣工具重歸定位，終於一切安置妥當，魏主任、葉教授、戴師傅、葉辦公室主任（研究員、水土保持專業）來訪，並一起吃了晚飯，飯後魏主任夫人來訪，大家相見歡，聊了一下14年來大家的際遇，在互道珍重中結束這趟廣東之旅的最後一晚。
十一月廿日（星期二）廣州→福州

早上回到白雲機場搭機前往福建。下午兩點，福州科技館林凌館長親自在福州長樂機場接機。在福州市西湖飯店內安頓好後，與林館長及幾位科技館的年輕員工餐敘，討論巡迴展的規劃案及福州近郊可能的調查地點。
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三）閩侯旗山森林公園

林館長等人帶我們到福州市附近的一處森林公園看看，本以為是處林場，到了後才發覺與想像大不相同。公園裡面盡是高高低低的步道，園內的溪流也被多個落差極大的瀑布切割，淡水魚種類很少，且可能是園方由山下帶到山上放養的。我們背著沈重的漁網前後走了五個小時，考察成果很有限。所幸最後繞回公園入口時在一處菜園及池塘邊發現林蛙的小族群，我們看到了好幾隻個體，並觀察到其卵團。這種林蛙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物種，這真是此行最大的收穫！
下午在山腳下灑網放籠，僅考察到兩條小魚。晚上和福州科技協會的幾位核心幹部餐敘，討論日後可能的合作議題。餐後回飯店整理行李，周副館長明日將搭機先行返台，我（以下為張廖）則繼續留到27日。

十一月廿二日（星期四）機場送機及資料蒐集

早上送副館到長樂機場搭機返台，回福州市則已是下午一點。今日科技館人力無法配合，下午到他們館內做簡短拜訪，並到福州市區補充採買往後幾日所需的裝備及器材。

十一月廿三日（星期五）閩侯南嶼鎮可溪村及永泰塘前村

上午在科技館副館長潘海星等人的陪同下區車前往福州市區西郊。分別在閩侯縣南嶼鎮可溪村及永泰縣塘前村進行考察。可溪村溪流頗為乾淨，但是位於主要公路旁，來自村民的採捕壓力恐怕不小，因為魚很少。但是還是觀察到一些如福建小鰾鮈等淡水魚類，算是蠻有收穫。
下午沿著大樟河往永泰方向前進，大樟河很大，但污染頗為嚴重。我們在一處小支流下網，工作到天色昏按方止。支流旁有個池塘有民眾在毒魚，我們則僅見到些極樂吻鰕虎，頗讓人失望。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六）閩侯十八重溪及三疊井

今日由林館長陪同，到福州西南方閩侯縣另一個風景區十八重溪看看。溪水已經斷流，裸露的大片溪床間雜著幾個深潭，但是水質相當清澈。溪流的水仍在流動，只是水量太少，大部分滲入溪床下成為伏流，這幾處深潭則成了溪魚的諾亞方舟了。在其中一處沼澤及深潭工作大半天，魚數量雖不多，但有幾種是此趟旅程中未曾發現的，讓我頗為振奮。下午在南通鎮吃飯，傍晚轉往福州北方的三疊井。溪流的狀況很差，污染嚴重、垃圾成堆，最後僅在山腰上的溪流下網，考察到魚的清一色是平頜鱲。物種單一常常是環境嚴重破壞的結果。
十一月廿五日（星期日）連江縣鰲江
今天是福建野外行程的最後一天，跑得比較遠，繞過宦溪鎮山區後進入鰲江的上游潘渡河。潘渡河水色非常漂亮，我們找到一個可以下河的渡口下網，但是河邊洗衣的婦女說這條河的魚也被抓光了，沒有魚。果不其然，整個上午網子沒網到半尾魚觀察，還好在灑網的過程中「撿到」一條奄奄一息的鮠，可能是被冷氣團冷死的。這條鮠是今天一整天唯一的收獲。下午前往福州市區內的小溪鱔溪，該溪流幾乎沒水，入口處附近因為交流道工程大興土木，面目全非。
十一月廿六-廿七日（星期一、二）整理成果及返台

廿六日未安排採集行程，主要工作是器材整理及打包，並跑了趟福州市的水產批發市場碰碰運氣，看能不能找到溪魚。可惜市場內的淡水魚都是大型的養殖魚類，白跑一趟。

廿七日由長樂機場搭機返台，結束此次考察行程。
三、心得

這次的中國東南北迴歸線之行，深深感覺到生態保育才是生物多樣性之母。在亞洲北迴歸線切過的地方就以台灣及部分雲南地區的植被保留得最完整，生物多樣性也最高。若台灣梭德氏赤蛙的西南丘陵族群真源自中國東南，恐怕早就因為棲地破壞而滅絕。或許，得在貴州、廣西等地再努力找找，方得解台灣自然史之謎。而此次中國東南之行，由福建之林蛙看來，大陸林蛙在冬天繁殖是存在的，這對大陸研究兩棲動物的同僚而言，是一項迷思的突破。

四、建議事項

台灣為東亞大陸東南邊陲的一個海島，有著豐富、獨特的生物資源。然而，在生物物種的自然史研究中也可以發現這島上的生物起源與週緣地區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對於周遭地區，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印尼、菲律賓、中南半島等地區的生物相的瞭解將對於台灣生物學基礎研究有著相當大的助益。我們的博物館不應設限於台灣島內的自然物研究，同仁應常走出去，與國外優秀的研究人員進行交流合作，也對這些地區的自然使研究投注心力，盡好地球村公民的一份責任。建議本館各學組繼續執行大陸研究考察計畫，並將古氏赤蛙（福建大頭蛙）的研究納入年度自行研究計畫中，並尋求大陸學者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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